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    访
    这是一次磨练，是一次学习，是一次爬山；由于曙光慈善基金会要在布拖县的交际河建一个女子班，并要家访所有报名的女童，而工作人员听不懂彝语，所以让日哈和我去当翻译；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跟着工作人员出发了。

在去的路上，我在想：“为什么就要选女同学，不选男同学呢？”无论我怎么用力地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后来向日哈问了，我才明白个大概，“原来在布拖那边，特别是彝族自治区里，女人的地位特别低，男人什么事儿也不做，而女人把所有的事儿包掉，就像奴隶主与奴隶一样，从来不会心疼女人；甚至有的妇女已怀胎九月了还在干农活，这是什么概念，简直不是人的做法，一家人还这样对待对方，更别说外人了。而何老师他们想改变这个封建思想，才会只选女生念书。”是啊！以前我在家时何尝不是这种思想呢，如果哪家生了一个男孩，就高兴得要死要活；相反，哪家生了一个女孩，这家人就不怎么高兴，而且每个人都会说：“呀，怎么是女的！”当然有些有见识的例外；人都是平等的，大家都是人，为什么要以鄙视的眼光来对待女人呢，男人如果没有妈妈怀胎十月，从小一泡屎一泡尿地照顾自己，有什么好吃的，她自己舍不得吃，都让给自己的孩子吃，从而使孩子健康成长，那男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一想到这些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，可是自己又没有办法改变，惭愧呀！

到了巧家，没有班车到目的地，租了一辆面包车，所以路上一切顺利，才走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。到了，看到那里的山山水水，花花草草，我就想到了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，有几分似曾相识，却表达不出来，不过那里的农作物就比家乡好，那里有玉米、烤烟，各种水果，土豆······而家乡只有土豆，荞麦、燕麦；花草树木也比家乡的茂密，绿化率特别高，住房也好得多。只有一样不怎么好，水没有家乡的清澈，而且特别少，有时还没有水。

到的当天，我们就家访比较近的家；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家长都知道让孩子念书，很想让孩子念书，不过也许是包吃包住包学费的缘故吧，不管为什么都不可否定，因为很配合，以前我老家的家长又是如何表现的呢，说出来我都觉得惭愧，不过是事实：要修建学校就有很多家长不愿意来帮忙，这个还不算什么，到后面学校修好了，有些不要脸的人还来学校偷东西，真是悲哀呀！自己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了，别人在帮他照顾孩子，可是他却偷孩子家里的东西；人的贪念生来就有的，但是亲生孩子的东西你都忍心下手，你还有人性吗？我认为这样的人连动物都不如，有些动物倒是比这种人好得多。所以一看到这种场景，我就特别欣慰：这些孩子家长比我家乡的家长好得多了;有个女孩子家搬家了，我们不知道，因而落下她家，我们刚好在家访另外一家，而且距离也有一段，没有过多时间（三十分钟），那个小女孩的妈妈就跑来了，气喘吁吁的说道：“我家还没有家访。”能看出来，她是跑来的，肯定是害怕我们漏掉她家，女儿就没有机会上学；妈妈啊妈妈，你的爱很伟大，很无私，可是你自己的命却那么的苦，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? 是没有钱念书，路太远没机会念书，还是家人不让念；也许她觉得自己已苦习惯了，家常便饭了，可是她知道要让孩子念书，有机会就必须珍惜，“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”，不能再让孩子和自己一样的命运。我这么猜想着这位母亲的心声。当时，我的心如刀割，很痛很痛，真的很想大哭一场，可一想到自己还在家访，于是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

往后的几日里，我们家访的就是比较远了，有一个地方要走五个小时才到，“我觉得特别远，走到了也就没有时间来家访了，”还好校长用他的车送我们三分之一的路程，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能不能走到那里，说真的，我很怀疑自己行不行；对于大人来说，都那么艰难的路途，何况是小孩子呢，怎么可能让孩子走路上学呀，即使孩子能走路，家长能放心吗?的确是一大难题啊！又没有车、马路，大山里的孩子，难道我们的命运就该如此吗？就该那么苦吗？连想看看大城市的繁华，都没有机会，最简单的，想穿一件新衣裳，想穿一双新鞋子，都不能如愿以偿，如果有一天，能实现自己的愿望，那她们一定会觉得上帝大发慈悲了；肯定有一些孩子特别爱上学，可是有这个机会吗？没有啊！我们唯一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那便是知识，她们是多么渴望有机会上学的啊！到哪里去求学呢？这是最现实的问题，她们不知道，她们就像是行走在黑夜，已经迷失方向了，找不到光明。她们会祈祷上帝，“上帝啊，请让我有机会去上学，他日，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，珍惜机会的，可有用吗？真的有上帝吗？会显灵吗? 她们不知道。这些孩子和现在青少年之家的我们相比，没法比，我们又珍惜过来之不易的机会吗？我们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？整天只吃两顿饭，每天放牛、放羊、吃土豆，鞋子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衣服脏得像猪脚一样黑······想到这里，我忽然发现，我们有机会了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就忘记旧伤疤，忘记过去的自己，把自己当成是城市孩子了，忘记本性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今后我会经常提醒自己是大山的孩子，必须努力学习，用知识来改变我的命运。

家访完了，要面临一个很让人痛心、很让人伤感的问题：家访了64家，可是由于各种因素，从中选出50个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怎么忍心割呀！不过还好我们事先讲好标准，让校长来选，感觉就没那么强烈；我想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尽力了，我觉得各位工作人员、日哈和我都问心无愧了。

此次家访，我找回了以前在大山时的自己，我想今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的，珍惜这最后两年的时间，好好地把自己武装好，两年以后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，也给远在家乡的亲人一个好消息，更让那些有爱心的，默默关心自己的好人，觉得自己没有浪费心血和汗水，给后面的弟妹一个自信，觉得：“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”，树立一个好榜样！

且沙沙赤        

且沙沙赤是彝族人，家在四川省涼山州布拖縣西溪河區樂安鄉阿菲老達村三組，今年十七歲。他是青少年之家最年長的一個孩子，也是第一個上中學。雖然開始唸書晚，但他在學校的成績一直在班上前十名，和同學們都相處得好，在班裡更擔任班長。平時除了學習以外，他特別愛打籃球。
